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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

并发出通知，要求方志工作主管部门 “加强本领域古籍工作”，包括方志古籍存藏保护、整理研

究、编辑出版工作。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方志发展的重要时期，出现大量方志类古籍，对传统

方志的形成具有显著影响，为响应两办意见，本刊特约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原所长、学部委员

刘跃进梳理关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地方文献，包括方志的撰写、流传情况，以飨读者。

试论中古时期地方文献兴盛的几个问题

刘跃进

　　提　要：文章以汉魏六朝时期地方文献编修为主要研究对象，重点分析这个时期地方文献的三类型，深入

探讨了地方文献在这个时期兴盛的原因以及图书收藏对地方文献整理研究的重要意义。文章最后指出，随着唐

代大一统中央集权时代的到来，各地图书文献逐渐集中起来，这就为历代文献的集中整理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条

件；与此同时，地方文献的修撰、流传等又相对式微，这种文化现象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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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古”并非是严格的历史分期概念。学术界一般认同刘师培 《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的观

点，把 “中古”理解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在实际研究中，学者们通常还要上溯东汉。这也容易

理解，曹魏文学最辉煌的时代是汉末建安２５年间；建安文学的兴盛又不仅仅是在建安年间突然
出现的，而是东汉以来渐渐演变而成的。所以，研究中古文学至少应当从东汉做起。

不仅如此，陆侃如认为魏晋时期最突出的特征就是玄学思潮，而扬雄堪称玄学思想的集

大成者，所以他编 《中古文学系年》从公元前 ５３年扬雄出生开始。其实，刘师培心目中的
中古文学，范围可能还要广泛一些。尹炎武在 《刘师培外传》中称：“其为文章则宗阮文达

文笔对之说，考型六代而断至初唐，雅好蔡中郎，兼嗜洪适 《隶释》 《隶续》所录汉人碑版

之文。”① 这段话比较准确地概括了刘师培的中古文学史观念。刘师培另外一部专著 《汉魏六

朝专家文研究》，研究的对象是秦汉魏晋南北朝文学。本文所谓 “中古时期”的概念与此大体

相近。

一　中古时期地方文献的三种类别
《汉书·艺文志》将 《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太史公》《太古以来年纪》

《汉著记》《汉大年纪》等史书附录在六艺略 《春秋》经传后。班固说：“古之王者，世有史官，

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② 《春秋》主要记述鲁国的历史，后来才推而广之，有所

谓 《春秋》三传之说，极大地扩展了 《春秋》的叙事范围，强化了 《春秋》的政治主导意义。

《左氏春秋》尤为代表。《汉书·艺文志》说：“以鲁周公之国，礼文备物，史官有法，故与左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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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师培全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１６页。
《汉书》卷３０《艺文志》，中华书局，１９６２年标点本，第１７１５页。



明观其史记，据行事，仍人道，因兴以立功，就败以成罚，假日月以定历数，藉朝聘以正礼

乐。”但不管怎样，推终原始，《春秋》本身就是一部地方文献，自无疑义。在先秦时期，这类

文献还不是很多，故统一归在 《春秋》之下。

《隋书·经籍志》的著录情况则发生了很大变化：原来作为依附经书的史部著述骤然增加，

因此在目录中独立开来。不仅如此，像 《史记》《汉书》这样带有官方修史性质的通史，或者断

代史著作放在了史部前列，首次称之曰 “正史”，凡６７部，加上亡佚的凡８０部。以下则又细分
“古史”３４部，“杂史”７３部，“霸史”３３部，“起居注”４４部，“旧事篇”２５部，“职官篇”
３６部，“仪注篇”６９部，“刑法篇”３８部，“杂传”２１９部，“地理之记”１４０部，“谱系篇”５３
部，“簿录篇”３０部等，“凡史之所记，八百一十七部，一万三千二百六十四卷。通计亡书，合
八百七十四部，一万六千五百五十八卷”①。这些古史、杂史、霸史、起居注、旧事篇、职官篇、

仪注篇、刑法篇、杂传、地理之记、谱系篇、簿录篇等，主要产生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隋书·

经籍志》著录的这些史书，绝大部分已经失传。我们今天只能通过 《太平御览》 《山堂考索》

《说郛》等大型类书和 《三国志》裴松之注、《世说新语》刘孝标注、《文选》李善注、《汉书》

颜师古注、《水经注》乃至 《齐民要术》等征引得以管窥蠡测。

上述著作中，与地方文献相关的资料大体分为三类：一是方志，二是行记，三是杂传。

（一）方志

清代学者徐松从 《永乐大典》中辑出 《河南志》，王谟从群书中辑出 《汉唐地理书钞》，马

国翰辑 《玉函山房辑佚书》、孙星衍辑 《平津馆丛书》，近人鲁迅辑 《会稽郡故书杂集》等。这

些古书辑佚著作保存了相当丰富的地方文献资料，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刘纬毅 《汉唐方志辑佚》辑录汉唐方志４４０种，确有汇辑之功。② 可惜 “未能充分尊重和

利用前人已有的辑逸成绩”乃是最大问题。③ 譬如该书辑录了 《河南十二县境簿》，朱祖延

《北魏佚书考》地理类已辑录的 《十三州志》（阚
!

著）却失之眉睫。《三晋记》（王遵业撰）

仅据 《太平寰宇记》辑录一条，而朱祖延从 《太平御览》中又辑得一条。又如刘芳 《徐州人

地录》据 《太平寰宇记》辑录三条，而朱祖延又从 《北堂书钞》中辑得一条。就北魏佚书辑

佚而言，朱祖延的著作更胜一筹。很多常见书，如 《史记》三家注、《三国志》裴注、《后汉

书》李贤注等亦多漏辑。如 《三辅决录》，《后汉书·吴延史卢赵传》注引 《决录序》，此书

失载。《说郛三种》（宛委山堂１２０卷本）卷５９辑录 《三辅决录》，亦多可补辑。还有一些典

籍，特别是域外所存中国古籍，可以补辑许多资料。唐代张楚金编 《翰苑》，收录了大量的地

方文献，如 《隋东藩风俗记》《东夷记》《肃慎国记》《邺中记》《高丽记》等。《新唐书·艺

文志》著录７卷，《日本国见在书目》著录３０卷。南渡以后不复著录，估计已经在中土佚失，
而在日本尚保存旧钞本，日本弘文馆 １９７７年影印，竹内理三有校订解说。又如保留至今的
《笺注倭名类聚钞》，日本京都大学文学部编，临川书店１９７１年影印，也有辑佚价值。类似这
样的著作，在韩国、日本等受汉文化影响较深的国家尚保存多种。《日本国见在书目》《奎章

阁图书中国本综合目录》等域外书目就多有记载。除辑佚有难度外，这类地方文献的整理也

面临着较多的校勘问题。这是因为，地方文献多有散佚，各家征引，差异较多，所以整理起

来比较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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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隋书》卷３３《经籍志二》，中华书局，１９７３年标点本，第９５６—９９２页。
参见刘纬毅：《汉唐方志辑佚》，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１９９７年。
参见陈尚君：《评汉唐方志辑佚》，《中国地方志》２００６年第７期。



目前，各地出版社结合地方文化建设陆续整理出版了不少地方文献著作，渐成规模。如三秦

出版社组织编纂的 “古长安丛书” “长安史迹丛刊”等已出版十余种。李步嘉 《越绝书校释》

（中华书局，２０１３）、姜彦稚辑校 《荆楚岁时记》（中华书局，２０１８）也是较成功的范例。将这些
文献汇集一编，是一项很重要、同时也是很艰巨的文献整理工作。而今，系统地整理地方文献，

已成为学术界的热点之一。

这类著作中，最重要的著作当属常璩 《华阳国志》。该书共１２卷，约１１万字，是中国现存
较早的一部地方志，记载了从远古到公元３４７年间今四川、云南、贵州三省以及甘肃、陕西、湖
北部分地区的历史、人物、地理，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如以写 《陈情表》而著名的李密是西

蜀人，他的生平材料除见于 《三国志·蜀志·杨戏传》裴注及 《晋书·孝友传》外，还有就是

这部 《华阳国志》了。从这些材料中可以知道，他确实有较高的文化修养，曾著有 《述理论》

１０篇，为皇甫谧所称赞。又如前４卷记载四川、云南、贵州地区郡县的沿革、治城的所在、著
名的山川、重要的道路、一方的物产、各地的风俗、主要的民族，乃至名宦的政绩、各县的大姓

等，内容极为丰富，很多可以补正史的不足。中间５卷，以编年体的形式叙述公孙述、刘焉刘璋
父子、蜀汉、成汉４个割据政权以及西晋统一时期的历史，多为一般史籍所未载。本书还保存了
许多古代传说，如蜀之先王有蚕丛、鱼凫、杜宇、开明等；又有力能排山的五丁力士，为蜀之

佐，秦惠王时，遗蜀之五石牛，诡称可以便金。蜀王遣五丁力士开山路迎它们至蜀，秦军随其

后，才灭蜀，后人因称其路为石牛道。① 这些神话或传说，常常成为后来诗人喜爱引用的故实。

任乃强先生 《〈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以清廖寅题襟馆本为底本，校以现存所有版本，参考大

量相关文献，详加注释。作者熟悉西南地区历史地理、民族风俗，又能运用文字、音韵、训诂

等传统方法，对书中涉及的内容，积铢累锱，博征旁引，很多注释近似于专题论述。在行文中

附有１８幅图，有些卷帙下附有作者专题考证，如卷１附 《说盐》，卷２附 《常志梁州郡县与两

汉志及晋志对照表》，卷３附 《蚕丛考》《成都七桥考》，卷４附 《庄 入滇考》《蜀枸酱入番

禺考》《蜀布、邛竹杖入大夏考》，卷１０上附 《巴郡士女赞注残文辑佚》等。全书后附旧本序

跋２３篇及莫与俦著作２篇 （《考》 《庄 考》）等。该书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７年出
版。刘琳 《〈华阳国志〉校注》参校诸本，训释考订，较为通俗。书后附有示意图５幅及附录
４种：《〈华阳国志〉佚文》《〈华阳国志〉梁益宁三州地名族名索引》《本书校注辑佚引用书目
及简称》以及吕大防、李

"

序。《说郛三种》（宛委山堂１２０卷本）卷５８收录常璩 《西州后贤

志》 《梓潼士女志》 《汉中士女志》等，应取自 《华阳国志》，是可以作为整理 《华阳国志》

的参校资料的。

（二）行记

清人钱大昕 《廿二史考异》说：“予谓魏晋诸儒地理之学极精。”② 魏晋地理之学与当时的

行记发达密切相关。这些行记，包括僧人行记 （如 《法显行传》、道安 《释氏西域记》）、聘使

行记 （如陆贾 《南越行纪》）、文臣行记 （如戴延之 《宋武北征记》等，范围很宽。李德辉 《晋

唐两宋行记辑校》所收始于释道安 《释氏西域记》，唐前作品至孙畅之 《述征记》，凡３６种，作
了初步整理。③ 其中晋唐部分文献，有一些值得关注的内容。如 《文选》五臣之一的吕向，《全

唐文》辑录３篇，此书据 《大正藏》辑录 《金刚智行纪》，对我们了解吕向思想颇有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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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刘琳：《华阳国志》，《文史知识》１９８２年第７期。
钱大昕著，方诗铭、周殿杰校：《廿二史考异》（上），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１３３页。
参见李德辉：《晋唐两宋行记辑校》，辽海出版社，２００９年。



正如作者所说，确定哪些是行记作品，其实是很难的，如陆机 《洛阳记》，就是他北上洛阳的闻

见，非常有名，似乎也应辑录进来。

至于山水游记文字，更是不计其数。王立群 《中国古代山水游记研究》有过系统的论述①，

而中国古代有关山水游记的文献辑录，尚付阙如。

（三）杂传

传纪文学在中国有着悠久的传统。朱东润 《中国传叙文学之变迁》②、川合康三 《中国的自

传文学》③ 等，是综合性的研究论著。熊明 《汉魏六朝杂传集》则是一部文献辑录专集。④ 该书

按照时代分为４编：两汉部分，始于 《东方朔传》，止于侯瑾 《皇德传》，凡２６种，附编８种。
三国部分始于 《曹操别传》，止于徐整 《豫章烈士传》，凡５６种，附编１３种。两晋部分始于
《卫别传》，止于 《高逸沙门传》，凡２０２种，附编４４种。南北朝部分始于 《陶渊明传》，止于

《嵇氏世家》，凡４２种，附编１０种。每种杂传前有题解，后标出处，附有校勘，便于翻阅。这
类杂传，近于胡应麟所说的 “杂录”和 《四库全书总目》所说的 “杂事”。这些传记主人公多

是地方名人，也属于广义的地方文献。

这类杂传的最大问题，就是年代不详。譬如 《东方朔传》，《汉魏六朝杂传集》题解说此书

历代著录均无撰人，其实 《说郛三种》（宛委山堂１２０卷本）卷１１１收录的 《东方朔传》，就题

署郭宪撰。《东方朔传》记载了 《柏梁台诗》。如果 《东方朔传》确为郭宪所撰，则 《柏梁台

诗》的年代就可以确定是东汉或以前的作品。由此而言，这类地方文献，仍有很大的文献参考

价值。

地方文献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大量涌现，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

二　割据政权背景下地方文献的兴盛
在漫长的中古时期，秦汉与唐代居于两端，都是统一的王朝，文化上呈现出一种集大成的状

态，而在两个强盛王朝的中间，则是分裂的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个时期，地方文献反而呈井喷状

态，非常兴盛。

（一）地方文献编修的兴盛

作为西汉首善之地的三辅地区，还有高祖故乡丰、沛，以及中国文化重镇齐、鲁等地，纷纷

兴起编修地方文献之风。东汉初年，光武帝下诏纂辑其故乡南阳风俗。西晋定都洛阳，晋武帝司

马炎说：“河南百郡之首，其风教宜为遐迩所模，以导齐之。”⑤ 这些措施都具有导向作用。《隋

书·经籍志》说：“后汉光武，始诏南阳，撰作风俗，故沛、三辅有耆旧节士之序，鲁、庐江有

名德先贤之赞。郡国之书，由是而作。”⑥ 帝都如此，地方势力群起而效之。一时间，地理、谱

系之类的著述，竞为标题，成为人们炫耀门第的一种风尚，诚如皇甫谧 《三都赋序》所说，“家

自以为我土乐，人自以为我民良”。

公元３００年前后，“八王之乱”将西晋王朝推向灭亡。汉族大姓纷纷南渡，多有世功，占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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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王立群：《中国古代山水游记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６年。
参见朱东润：《中国传叙文学之变迁》，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６年。
参见 ［日］川合康三：《中国的自传文学》，中央编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
参见熊明：《汉魏六朝杂传集》，中华书局，２０１７年。
《太平御览》卷２５２《职官部五十》注引 《晋起居注》，中华书局，１９６６年影印本，第１１８８页。
《隋书》卷３３《经籍志二》，第９８２页。



高位。他们往往聚族而居，不失时机地修撰了大量家族谱牒之类的著述，强调 “忠臣生于德义

之门，智勇出于将相之族”，既保留了历史记忆，也扩大了现实的影响。在北方，五胡入主中

原，不同民族在不断的纷争中，逐渐交融。为了获得执政的合法性，他们或自高门第，标榜正

宗；或推行汉化政策，统一姓氏。于是，姓氏族谱类图书急剧增多。《隋书·经籍志》载：“晋

世，挚虞作 《族姓昭穆记》十卷，齐、梁之间，其书转广。后魏迁洛，有八氏十姓，咸出帝族。

又有三十六族，则诸国之从魏者；九十二姓，世为部落大人者，并为河南洛阳人。其中国士人，

则第其门阀，有四海大姓、郡姓、州姓、县姓。及周太祖入关，诸姓子孙有功者，并令为其宗

长，仍撰谱录，纪其所承。又以关内诸州，为其本望。”① 如京兆有 《韦氏谱》《谢氏谱》，北地

有 《傅氏谱》；同一姓氏，还有不同分支，如 《杨氏血脉谱》《杨氏家谱状》《杨氏枝分谱》之

类。这类家谱、姓氏谱等，承乱之余，初唐时依然保留 “四十一部，三百六十卷。通计亡书，

合五十三部，一千二百八十卷”②。

在这样一个分裂、动荡的时代，个人显得微不足道，只能依托于族属关系而生存，而发展。

王伊同 《五朝门第》（中华书局，２００６）、姚薇元 《北朝胡姓考》（修订本）（中华书局，２００７）
将这一复杂的历史现象勾画得清清楚楚。

（二）官修史书的兴盛

《隋书·经籍志》史部 “霸史”“旧事篇”“杂传”“地理之记”及 “谱系篇”５类中，著录
了４７０部、４９６７卷，占史部一半之多。现存 《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所谓 “正

史”的旧注中，多见征引。这类杂著很多成书于三国以后。

这个现象说明，割据政权建立之后，即使那些文化水准并不太高的统治者也都意识到掌握历

史话语权的重要性，纷纷设立史官，博采旧闻，各奉正朔，修撰史书。《隋书·经籍志》著录的

“霸史”，如 《赵书》《华阳国志》《南燕录》《秦记》《凉书》《十六国春秋》等，均属于这类割

据政权的官修史书。清代学者汤球辑录的 《三十国春秋》等著述，让后人可以依稀看到那个混

乱时代的某些影像。

此外，杂传类著述、州郡地志，如山水描述、都城建设、地名源流、异域风情、宗教地志

等，更是层出不穷。《史通·杂述》分为１０类：“在昔三坟、五典、春秋、杌，即上代帝王之
书，中古诸侯之记，行诸历代，以为格言。其余外传，则神农尝药，厥有 《本草》；夏禹敷土，

实著 《山经》；《世本》辨姓，著自周室；《家语》载言，传诸孔氏。是知偏记小说，自成一家。

而能与正史参行，其所由来尚矣。爰及近古，斯道渐烦。史氏流别，殊途并骛。榷而为论，其流

有十焉：一曰偏记，二曰小录，三曰逸事，四曰琐言，五曰郡书，六曰家史，七曰别传，八曰杂

记，九曰地理书，十曰都邑簿。”③ 这些著作多已亡佚，尚有部分内容散见于群书中，值得按类

辑出。

（三）地理书应时而出

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频仍，区域割裂。左思写 《三都赋》，没有去过吴、蜀二地，因此

他便请教张载，寻访岷邛之事。据唐写本 《文选集注》所载 《文选钞》注引王隐 《晋书》说，

他还曾向陆机询问有关吴地的事。由于这个缘故，各种地理书便应时而出。南齐陆澄将 《山海

经》以下１６０家的地理著作，按照地区编成 《地理书》１４９卷，梁任窻又增加 ８４家，编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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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记》２５２卷。
随着统一王朝的建立，各地图书汇总到京城，为文化的发展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唐代的

经学有 “五经正义”，史学有 “五代史”及 《南史》 《北史》，地理学有 《括地志》 《元和郡县

志》等，这些集大成著作，充分地吸收了地方文献资料。

三　图书收藏与方志修撰
魏晋南北朝时期历经战乱，图书资料也惨遭涂炭。尽管如此，汉代以来丰富的藏书，还是为

地方文献的整理、修撰，提供了一定的学术保障。

我们知道，秦汉以来的典籍，经过刘向刘歆父子的整理、编目，著录在 《汉书·艺文志》

中，保存在中央和地方藏书机构中，还有相当数量的图书收藏在私人手中。东汉末年的战乱，这

些典籍多有散佚，曹氏父子也做了一些抢救性的工作。这些历史背景情况，我在 《试论刘向、

刘歆父子的文学业绩与学术贡献》（《江苏师范大学学报》２０２０年第３期）、《东观著作的学术活
动及其文学影响研究》（《文学遗产》２００４年第１期）、 《蔡邕的生平创作与汉末文风的转变》
（《文学评论》２００４年第３期）、《蔡文姬和她的作品》 （《信阳师范学院学报》２００４年第１期）
等论文中有过具体论述。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藏书远远不及汉唐，但也未曾中断。从时间上说，可以分为魏晋和南北朝

两个时期；从空间上说，南北朝又地分南北。据此，可以分为三个部分来考察，一是魏晋时期的

藏书，二是南朝藏书，三是北朝藏书。

（一）魏晋藏书

《隋书·经籍志序》：

魏氏代汉，采掇遗亡，藏在秘书中外三阁。魏秘书郎郑默，始制 《中经》，秘书监荀

勖，又因 《中经》，更著 《新簿》，分为四部，总括群书。一曰甲部，纪六艺及小学等书；

二曰乙部，有古诸子家、近世子家、兵书、兵家、术数；三曰丙部，有史记、旧事、皇览

簿、杂事；四曰丁部，有诗赋、图赞、《汲冢书》，大凡四部合二万九千九百四十五卷。但

录题及言，盛以缥囊，书用缃素。至于作者之意，无所论辩。惠、怀之乱，京华荡覆，渠阁

文籍，靡有孑遗。①

荀勖在泰始十年 （２７４）领秘书监，与中书令张华等依刘向 《别录》整理宫内藏书，仿魏秘书郎

郑默所编的宫廷藏书目录 《中经》成 《中经新簿》。据阮孝绪 《古今书最》所记载，该书共１６
卷，著录图书１８８５部、２０９３５卷。《隋书·经籍志》又载，这部目录共分甲、乙、丙、丁四部，
文中提到的 《汲冢书》，指荀勖等所整理的咸宁五年 （２７９）在汲郡 （今河南卫辉市）古墓中发

现的古文简牍文献。《晋书·荀勖传》载： “及得汲郡冢中古文竹书，诏勖撰次之，以为 《中

经》，列在秘书。”② 朝鲜正德本 《文选·王文宪集序》张铣注曰： “晋朝荀勖字公曾，为秘书

监。与张华依刘向 《别录》，整治书籍乱者，以为 《中经》。”阮孝绪 《七录序》： “魏晋之世，

文籍逾广，皆藏在秘书中外三阁。魏秘书郎郑默，删定旧文，时之论者，谓为朱紫有别。晋领秘

书监荀勖，因魏 《中经》，更著 《新薄》，虽分为十有余卷，而总以四部别之。惠、怀之世，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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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书》卷３２《经籍志一》，第９０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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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略尽。”①

（二）南朝藏书

《隋书·经籍志》：

东晋之初，渐更鸠聚。著作郎李充，以勖旧簿校之，其见存者，但有三千一十四卷。充

遂总没众篇之名，但以甲乙为次。自尔因循，无所变革。其后中朝遗书，稍流江左。宋元嘉

八年，秘书监谢灵运造 《四部目录》，大凡六万四千五百八十二卷。元徽元年，秘书丞王俭

又造 《目录》，大凡一万五千七百四卷。俭又别撰 《七志》：一曰 《经典志》，纪六艺、小

学、史记、杂传；二曰 《诸子志》，纪今古诸子；三曰 《文翰志》，纪诗赋；四曰 《军书

志》，纪兵书；五曰 《阴阳志》，纪阴阳图纬；六曰 《术艺志》，纪方技；七曰 《图谱志》，

纪地域及图书。其道、佛附见，合九条。然亦不述作者之意，但于书名之下，每立一传，而

又作九篇条例，编乎首卷之中。文义浅近，未为典则。齐永明中，秘书丞王亮、监谢籫，又

造 《四部书目》，大凡一万八千一十卷。齐末兵火，延烧秘阁，经籍遗散。梁初，秘书监任

窻，躬加部集，又于文德殿内列藏众书，华林园中总集释典，大凡二万三千一百六卷，而释

氏不豫焉。梁有秘书监任窻、殷钧 《四部目录》，又 《文德殿目录》。其术数之书，更为一

部，使奉朝请祖
!

撰其名。故梁有 《五部目录》。普通中，有处士阮孝绪，沉静寡欲，笃好

坟史，博采宋、齐已来，王公之家凡有书记，参校官簿，更为 《七录》：一曰 《经典录》，

纪六艺；二曰 《记传录》，纪史传；三曰 《子兵录》，纪子书、兵书；四曰 《文集录》，纪

诗赋；五曰 《技术录》，纪数术；六曰 《佛录》；七曰 《道录》。其分部题目，颇有次序，

割析辞义，浅薄不经。梁武敦悦诗书，下化其上，四境之内，家有文史。元帝克平侯景，收

文德之书及公私经籍，归于江陵，大凡七万余卷。周师入郢，咸自焚之。陈天嘉中，又更鸠

集，考其篇目，遗阙尚多。②

１京城藏书
《隋书·经籍志》著录王俭著 《今书七志》７０卷、殷钧著 《梁天监六年四部书目录》４卷、

刘遵著 《梁东宫四部目录》４卷、刘孝标著 《梁文德殿四部目录》４卷等，反映了齐梁以来京城
藏书情况。秘书阁、文德殿、东宫为京城三大藏书中心。

秘书阁藏书。《梁书·殷钧传》载：“天监初，拜驸马都尉，起家秘书郎，太子舍人，司徒

主簿，秘书丞。钧在职，启校定秘阁四部书，更为目录。”③ 据阮孝绪 《七录序·古今书最》

载：“秘书丞殷钧撰 《秘阁四部书》，少于文德，故书不录其数也。”

文德殿藏书。《梁书·刘峻传》载： “天监初，召入西省，与学士贺踪典校秘书。”④ 《梁

书·任窻传》曰：“自齐永元以来，秘阁四部，篇卷纷杂，窻手自雠校，由是篇目定焉。”⑤ 又

《七录序》曰：“齐末兵火，延及秘阁。有梁之初，缺亡甚众。爰命秘书监任窻躬加部集。又于

文德殿内别藏众书，使学士刘孝标等重加校进，乃分数术之文更为一部，使奉朝请祖
#

撰其名

０１ ２０２２年第３期

①
②
③
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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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其尚书阁内别藏经史杂书。华林园又集释氏经论。自江左篇章之盛，未有逾于当今者也。”

又 《古今书最》载：“《梁天监四年文德正御四部及术数书目录》合二千九百六十八帙，二万三

千一百六卷。”① 《隋书·经籍志序》称： “梁初，秘书监任窻躬加部集。又于文德殿内列藏众

书，华林园中总集释典，大凡二万三千一百六卷，而释氏不豫焉。” 《隋书·牛弘传》载，侯景

之乱时，文德殿书犹存，“萧绎据有江陵，遣将破平侯景，收文德之书，及公私典籍，重本七万

余卷，悉送荆州”②。

东宫藏书。据 《南史·昭明太子传》载，“于时东宫有书几三万卷”。昭明太子编 《文选》

主要利用了东宫藏书。

２江陵藏书
从 《金楼子·聚书篇》来看，萧绎始居西省，即得到父亲萧衍的第一批赠书，这是萧绎藏

书之始。而他的最大一批藏书，也得之于京城，即侯景之乱后，移文德殿７万卷书于江陵，加上
自聚的８万卷图书，总共１５万卷。又据 《梁书·简文帝纪》载，萧纲在荆州，组织３０多名学士
编写 《法宝联璧》３００卷，其藏书之盛可以想见。这批书后来很可能也到了萧绎手中。萧绎在江
陵经营多年，利用丰富的藏书，完成了许多大部头的著作，并见 《金楼子·著书》篇。此外，

还有萧淑协助撰写的 《西府新文》，见于 《颜氏家训·文章》篇。

可惜，这些藏书，江陵陷落后，萧绎付之一炬。《隋书·牛弘传》载：“及侯景渡江，破灭

梁室，秘省经籍，虽从兵火，其文德殿内书史，宛然犹存。萧绎据有江陵，遣将破平侯景，收文

德之书及公私典籍，重本七万余卷，悉送荆州。故江表图书，因斯尽萃于绎矣。及周师入郢，绎

悉焚之于外城，所收十才一二。”唐代张彦远 《法书要录》卷３《唐武平一徐氏法书记》：“梁大
同中，武帝敕周兴嗣撰 《千字文》，使殷铁石模次羲之之迹，以赐八王，右军之书，咸归梁室。

属侯景之乱，兵火之后，多从湮缺。而西台诸宫，尚积余宝，元帝之死，一皆自焚。”同书卷４
张怀馞 《二王等书录》载：“侯景篡逆，藏在书府，平侯景后，王僧辩搜括，并送江陵。承圣

末，魏师袭荆州，城陷，元帝将降，其夜乃聚古今图书十四万卷并大小二王遗迹，遣后阁舍人高

善宝焚之。”③ 又 《历代名画记》卷１《叙画之兴废》载：“侯景之乱，太子纲数梦秦皇更欲焚
天下书，既而内府图画数百函，果为景所焚也。及景之平，所有画皆载入江陵，为西魏将于谨所

陷，元帝将降，乃聚名画法书及典籍二十四万卷，遣后阁舍人高善宝焚之。帝欲投火俱焚，宫嫔

牵衣得免，吴越宝剑，并将斫柱令折，乃叹曰：‘萧世诚遂至于此。儒雅之道，今夜穷矣。’于

谨等于煨烬之中，收其书画四千余轴，归于长安。故颜之推 《观我生赋》云： ‘人民百万而囚

虏，书史千两而烟扬。’史籍已来，未之有也。溥天之下，斯文尽丧。陈天嘉中，陈主肆意搜

求，所得不少。及隋平陈，命元帅记室参军裴矩、高
$

收之，得八百余卷。”④ 这是文化史上的

空前浩劫，被视为古代图书的 “五厄”之一。

３寺院藏书
从 《金楼子·聚书篇》考知，萧绎从头陀寺、长沙寺、东林寺及僧侣招提琰法师、昙智法

师、智表法师、宏普、慧皎等人手中收集到许多典籍。六朝以来，寺院藏书亦丰。如刘勰居定林

寺撰著 “弥纶古今”的 《文心雕龙》，僧也主要根据定林寺的藏书著 《出三藏记集》及 《弘

１１试论中古时期地方文献兴盛的几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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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孝绪：《七录序》，严可均编：《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３３４７页。
《隋书》卷４９《牛弘传》，第１２９９页。
张彦远：《法书要录》，人民美术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第１１４、１４７页。
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人民美术出版社，１９６３年，第７页。



明集》。这是现存最早的佛教目录及论文集。又慧皎编著的 《高僧传》为现存最早的高僧传记。

翻检 《高僧传》及 《续高僧传》，几乎所有著名的高僧都有论著流传。许多寺院远离京城，那些

高僧撰写论著，倘若寺院里没有丰富的藏书是很难想象的。

至于道观的藏书亦复不少。陆修静整理众经，制定新论，多得益于寺院道观藏书，成为道教

史中划时代的历史人物。

４私人藏书
《金楼子·聚书篇》提到的著名人物有刘孺、谢彦远、夏侯、徐勉、鲍泉、刘之遴、刘之

亨、乐法才、江革、孔昂、萧贲、刘缓、周弘直、张缵、张绾等人，很喜藏书著书。这些材料，

多见于 《梁书》各传记载。如徐勉 “该综百氏，皆为避讳”，“博通经史，多识前载。朝仪国典，

婚冠吉凶，勉皆预图议”，主持完成了五礼修订工作，自著书３００余卷。又如张缵、张绾二人并
为张缅之弟。“缅性爱坟籍，聚书至万余卷。抄 《后汉》、《晋书》众家异同，为 《后汉纪》四

十卷，《晋抄》三十卷。又抄 《江左集》未及成。文集五卷”。张缵 “好学，兄缅有书万余卷，

昼夜披读，殆不辍手。秘书郎有四员，宋齐以来，为甲族起家之选，待次入补，其居职，例数十

百日便迁任。缵固求不徙，欲遍观阁内图籍。尝执四部书目曰： ‘若读此毕，乃可言优仕矣’。

如此数载”①。再如刘之遴、之亨兄弟为南齐著名学者刘虬之子。“之遴好古爱奇，在荆州聚古

器数十百种”，也是著名的收藏家。梁朝其他著名的藏书家还有任窻、沈约、阮孝绪等人。任窻

于 “坟籍无所不见，家虽贫，聚书至万余卷，率多异本。窻卒后，高祖使学士贺纵共沈约勘其

书目，官所无者，就窻家取之”。沈约 “好坟籍，聚书至二万卷，京师莫比”。阮孝绪隐居锺山，

著书２５０余卷，其中 《七录》最为著名。《广弘明集》载其自序称：“孝绪少爱坟籍，长而弗倦。

卧病闲居，傍无尘杂，晨光才启，缃囊已散；宵漏既分，绿帙方掩。犹不能穷究流略，探尽秘

奥。每披录内省，多有缺然。其遗文隐记，颇好搜集。凡自宋齐已来，王公缙绅之馆，苟能蓄聚

坟籍，必思致其名簿。凡在所遇，若见若闻，校之官目，多所遗漏，遂总集众家，更为新录。”

又 《古今书最》曰：“新集 《七录》内外篇图书，凡五十五部，六千二百八十八种，八千五百四

十七帙，四万四千五百二十六卷。”②

（三）北朝藏书

图书是最脆弱的文化载体。每当战乱，受害最深重的就是图籍。像 “八王之乱”，洛阳成为

各派势力争斗的中心，图书损失最为惨重。《隋书·经籍志序》称：

其中原则战争相寻，干戈是务，文教之盛，苻、姚而已。宋武入关，收其图籍，府藏所

有，才四千卷。赤轴青纸，文字古拙。后魏始都燕、代，南略中原，粗收经史，未能全具。

孝文徙都洛邑，借书于齐，秘府之中，稍以充实。暨于尔朱之乱，散落人间。后齐迁邺，颇

更搜聚，迄于天统、武平，校写不辍。后周始基关右，外逼强邻，戎马生郊，日不暇给。保

定之始，书止八千，后稍加增，方盈万卷。周武平齐，先封书府，所加旧本，才至五千。

隋开皇三年，秘书监牛弘，表请分遣使人，搜访异本。每书一卷，赏绢一匹，校写既

定，本即归主。于是民间异书，往往间出。及平陈已后，经籍渐备。检其所得，多太建时

书，纸墨不精，书亦拙恶。于是总集编次，存为古本。召天下工书之士，京兆韦霈、南阳杜

鈆等，于秘书内补续残缺，为正副二本，藏于宫中，其余以实秘书内、外之阁，凡三万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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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炀帝即位，秘阁之书，限写五十副本，分为三品：上品红?璃轴，中品绀?璃轴，下品

漆轴。于东都观文殿东西厢构屋以贮之，东屋藏甲乙，西屋藏丙丁。又聚魏已来古迹名画，

于殿后起二台，东曰妙楷台，藏古迹；西曰宝迹台，藏古画。又于内道场集道、佛经，别撰

目录。①

长安虽干戈日用，但图书资料还是有部分艰难地保存下来。故 《隋书·经籍志序》说：“文教之

盛，苻、姚而已。”是指长安还保留了一定数量的图书。东晋安帝司马德宗义熙十三年 （４１７）
八月，刘裕攻下长安，灭后秦。在押送后秦主姚泓回江南时，还掠走图籍四千多卷。《隋书·经

籍志序》说 “宋武入关，收其图籍，府藏所有，才四千卷。赤轴青纸，文字古拙”，就指此而

言。此外，河西地区也保存了大量的图书。《宋书·大且渠蒙逊传》载，北凉沮渠牧犍永和五年

（４３７）十一月，西河王茂虔封表献方物，并献图书２０种１５４卷。这２０种图书是 《周生子》１３
卷，《时务论》１２卷，《三国总略》２０卷，《俗问》１１卷，《十三州志》１０卷，《文检》６卷，
《四科传》４卷，《敦煌实录》１０卷，《凉书》１０卷，《汉皇德传》２５卷，《亡典》７卷，《魏驳》
９卷，《谢艾集》８卷，《古今字》２卷，《乘丘先生》３卷，《周髀》１卷，《皇帝王历三合纪》１
卷，《赵 传》并 《甲寅元历》１卷，《孔子赞》１卷。又求晋、赵 《起居注》诸杂书数十件。②

这是西晋亡后南北最早的图书交流活动。

马端临 《文献通考·经籍考》曰：“后魏始都燕代，南略中原，粗收经史，未能全具。道武

尝问博士李先曰：‘天下何物最善，可以益人神智？’对曰：‘莫若书籍。’帝曰：‘书籍凡有几

何？如何可集？’对曰：‘自书契以来，世有滋益，以至于今，不可胜计。苟人主所好，何忧不

集？’乃命郡县大收书籍，悉送平城。孝文徙都洛邑，借书于齐。秘府之中，稍以充实。暨于尔

朱之乱，散落人间。后齐迁邺，颇更搜聚，迄于天统、武平，校写不辍。”③ 北魏向南齐求书，

在孝文帝太和九年 （４８５）。《魏书·高祖纪》载，太和九年十月 “辛酉，侍中、司徒、魏郡王

陈建薨。诏员外散骑常侍李彪、尚书郎公孙阿六头使萧赜”。《北史·魏本纪》亦载该年十月

李彪第三次聘于齐。按 《南齐书·王融传》载：“虏使遣求书，朝议欲不与。”为此，王融作

《上疏请给虏书》，设想让北方少数民族首领多读传统经典，则 “汉家轨仪，重临畿辅，司隶

传节，复入关河，无待八百之师，不期十万之众，固其提浆伫俟，挥戈愿倒，三秦大同，六汉

一统”④。

《北齐书》载，高洋天保七年 （５５６）， “诏令校定群书，供皇太子。逊与冀州秀才高乾和、
瀛州秀才马敬德、许散愁、韩同宝、洛州秀才傅怀德、怀州秀才古道子、广平郡孝廉李汉子、渤

海郡孝廉鲍长暄、阳平郡孝廉景孙、前梁州府主簿王九元、前开府水曹参军周子深等十一人同被

尚书召共刊定。时秘府书籍纰缪者多，逊乃议曰：‘按汉中垒校尉刘向受诏校书，每一书竟，表

上，辄言：臣向书、长水校尉臣参书，太史公、太常博士书、中外书合若干本以相比校，然后杀

青。今所雠校，供拟极重，出自兰台，御诸甲馆。向之故事，见存府阁，即欲刊定，必藉众本。

太常卿邢子才、太子少傅魏收、吏部尚书辛术、司农少卿穆子容、前黄门郎司马子瑞、故国子祭

酒李业兴并是多书之家，请牒借本参校得失。’秘书监尉瑾移尚书都坐，凡得别本三千余卷，五

３１试论中古时期地方文献兴盛的几个问题

①
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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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诸史，殆无遗阙。”① 当时一些著名文人学者邢劭、魏收、辛术、穆子容、司马子瑞、李业兴

等并有丰富的家藏，参与校书活动。

邺城建有文林馆，长安设立麟趾殿，都是专门从事典籍收藏整理工作的地方。 《隋书·

经籍志》记载：“保定之始，书止八千，后稍加增，方盈万卷。周武平齐，先封书府，所加

旧本，才至五千。”《隋书·牛弘传》：“保定之始，书止八千，后加收集，方盈万卷。高氏据

有山东，初亦采访，验其本目，残缺犹多。及东夏初平，获其经史，四部重杂，三万余卷。

所益旧书，五千而已。”② 各地收书，汇集到麟趾殿，系统校订，这大约就是麟趾学士的主要

工作。

随着国家政治的统一，文化的建设必然提到议事议程上来。文化重臣牛弘极力推动图书收集

整理工作。牛弘，字里仁，安定鹑觚 （今甘肃省灵台县一带）人，本姓
%

氏。祖炽，郡中正。

父允，魏侍中、工部尚书、临泾公，赐姓为牛氏。封临泾公。少好学，博览群书，多所通涉。在

周，起家中外府记室、内史上士。与弘农杨素多所交往。俄转纳言上士，专掌文翰，甚有美称。

加威烈将军、员外散骑侍郎，修起居注。其后袭封临泾公，宣政元年，转内史下大夫，进位使持

节、大将军、仪同三司。他是在河西文化的氛围中成长起来的，对于文化事业非常重视。隋代建

立之初，他就上表请开献书之路，“请分遣使人，搜访异本”。隋文帝杨坚为此下诏购求遗书于

天下，收集散落在北方各地的图书。开皇八年 （５８８），隋文帝大举伐陈，翌年初平定江南。“伐
陈之役，领元帅记室。既破丹阳，晋王广令矩与高

$

收陈图籍。”（《隋书·裴矩传》）从此，大

批文人及图书汇总到长安。

结　语
随着唐代大一统中央集权时代的到来，各地图书文献逐渐集中起来，这就为地方文献的集中

整理提供了一个基本的条件。当然，任何事物总是有它的两面性，集大成的论述纷纷问世的同

时，各地方的乡邦文献也在不经意间多有散佚。如唐修 《晋书》成，两晋南北朝时期的众家

《晋书》亡。唯其如此，清人汤球 《九家旧晋书辑本》《众家编年体晋史》才会彰显价值。又如

《括地志》《元和郡县志》等大型地理志书成，当时盛行的地理书钞之类的文献反而式微。今天，

我们想要了解这些散佚的文献内容，只能借助于清代王谟辑录的 《汉唐地理书钞》。③ 史书的这

种散佚、整合现象，几乎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一种常态。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本文责编：程方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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